地  下  室

柳飞·华

我，刚从M城回到了W城的家里。
“香，你知道你亲爱的女主人跑到哪儿去了吗？”
“是的，有人打电话过来，她就出去了，好像是去了一个叫黑色大街的什么地方。”
“黑色大街？是什么地方？知道那人是谁吗？”
“她没说，也许也是我不应该问的事。当然你可以查一下电话记录，那大概是今天上午八点十分左右的事。”
“什么？都已经快过十二个小时了吗？”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她走的时候明明让我准备晚饭的，可是她没有回来。”
“她知道我今天要回来吗？”
“是的，我记得上次是她亲自接的电话不是吗，那时我正在旁边拖地。”
“难道她忘了？”
“不，我想她一定还是记得的，所以今天她让我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可是……”
“我知道了！她一定是晚点回来想给你一个惊喜，说不定她出去给你买了礼物。”
“礼物？今天可并不是我的生日啊！”
“可是夫人告诉我今天是你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是吗！她还记得？呵！”
“你还要等她回来一起用餐吗？哦！你肯定会等的。”
“不，你把准备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吧！我去查一下电话记录，如果有，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看她是不是已经在朋友那里吃过饭了，我想是的，我坐一天飞机都还没吃过东西，如果等她回来，我会饿死的。”
“那好吧！我马上就去。”“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十分钟过后，香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摆在餐桌上。
“菜已经上齐了，您慢用！”
“坐下来一起吃吧！”
“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
“没关系的，我知道你还没吃，要不然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佣人。”
“可是坐下来我更像一个不合格的佣人。”
“呵呵，这三年我不在你学会很多东西。可是这是我让你坐下来，你不应该听我的话吗？”
“这……？好吧，我坐下来。”
“来点红酒吗？”
“不，我从来不喝酒的。”
“来一点吧，女人应该时常喝点酒的，要知道男人最喜欢女人脸上那一点点的红晕。你有男朋友了吗？”
“不，我从来没想过，没有男人会喜欢我的。”
“为什么？你很漂亮！”
“不，我很丑的，夫人经常这样说我。对了，夫人她要马上回来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噢，我是说电话记录是空的，我没找到那个电话，所以我想她大概会过了夜才回来。”
“噢！”
“她经常这样吗？”
“啊？不，不，不是的。”
“你撒谎，你分明是在撒谎，你的脸红了。”
“没有，真的没有，都是因为这酒。”
“酒？它在手里，你根本还没喝它！不要再骗我了，你根本已经出卖了你自己。”
“什么？”
“我刚才说她可能会在外面过夜，可你的反应很平淡，要知道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背着丈夫独自在外面过夜，而让她的丈夫坐在餐桌旁等她，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为什么要觉得奇怪，这根本不关我的事。”
“不，你一定会觉得奇怪的，我了解你。除非你事先知道了什么事情，要不然我一踏进家门，你就应该让我知道，而并非让我问你，你才告诉我。据我了解你是个非常合格的佣人不是吗！”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呵呵！你不用紧张，放心，我开玩笑的，我不会再问你了。好吧，我想你也不再会想要吃东西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
“等等，你先等一下，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刚才发现地下室的门是锁着的，那是怎么回事？你还有钥匙吗？”
“噢，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夫人说下面经常有老鼠跑上来，于是我就把它关了，如今已经有两年了，怕是锁锈了，钥匙也丢了。”
“好的，那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先生，也许我想起来了。”
“什么？”
“或许你在外面不知道，最近电视和报纸上有报道说有个连环杀手在黑色大街连续杀了四个女人。我想我们应该报警。”
“你的意思是说……，不，不可能，明天她一定会回来的。虽然你不肯说，但我知道她一定只是在别的男人的床上玩过了头。”
“可是……”
“难道你不想这么认为吗？”
“我？你真的想让我说吗？先生？”
“是的。”
“好吧，先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如果我是你，说实话我宁愿她已经死了。”
“啊？……好了，你可以去休息了。”

过了一天，到了第三天中午，我的妻子依然没有回来。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前的草坪上。
“香，你快出来，今天的天气不错，给我拿两瓶啤酒，我想多晒会儿太阳。”
“好的，先生。就来。”
“……”
“多么美好的阳光啊！”
“是啊，多么漂亮啊！”
“来点啤酒？”
“不，先生，你忘了我是不喝酒的吗？”
“呵呵，前天的事把它忘了吧！”
“忘了？”
“是的，忘了！难道你不想吗？……呵呵，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报警了，我看是时候了。”
“可是那封信？”
“信我已经烧了，记住你前天的话，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她已经死了。我们当她死了。”
“可是……”
“你很想再让别人来笑话我吗？请你帮帮我吧。”
“我知道了。”

我拨打了当地警局的电话，半个小时后，来了两个警察，一个叫雷默，一个叫李奇。
“你妻子叫什么名字？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她失踪的？”
“我太太叫紫茉兰，至于什么时候失踪的，我想是昨天早晨八点十分左右吧。”
“你想是什么意思？”
“噢！事实上昨天那个时候我还坐在回家的飞机上，晚上是香告诉我她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对吧，香，是那个时候吗？”
“是的，先生！就是那个时候。”
“那好，香，我想单独和你谈谈行吗。”“你是叫香吧？”
“对，我叫蓝香。”
“柳飞先生，你不会介意吧！”
“不，当然不会，请随便。”
“那好，李奇，你先陪柳飞先生坐会儿。”
“好的长官！”
“蓝香，你跟我到屋外来一下好吗？”
“噢！”
“……”
“好的，蓝香，我问你，女主人失踪具体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在厨房准备晚饭……”
“等一下，你说你女主人大概是早上八点多钟失踪的，但你却说你在厨房准备晚饭，你搞什么？”
“对不起，我没说清楚，我想女主人是知道男主人今天要回来，所以一大早就叫我准备这顿饭，于是我把家里已经有的东西先准备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八点十分左右，电话铃响了，是我叫的电话，那个时候她还在门前的草坪上跟她的狗玩耍，然后她接了电话，接到电话她很惊讶，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呵呵，做我们佣人的就是这么好奇。对了，因为我的好奇，我想我知道她去了黑色大街。”
“黑色大街！你知道那人是谁吗？他住在黑色大街？”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会这么问？要是知道就不用找你们过来了不是吗！她接了电话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她还嘱咐我下午多买点菜，她让我准备一顿丰富的晚餐，越丰富越好，那是她说的，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她就出去了。我以为她会回来的，结果柳飞先生回来，她还没有回来。”
“你下午几点去买菜的？”
“大概两点左右，一直到四点才回来。”
“那么说从下午两点到四点家里就是没人的？”
“对。”
“你肯定她在这段时间内没回来过吗？”
“我肯定，因为那天我不小心把她的狗关在了外面，而我回去的时候它还一直都在外面，如果她回来的话，她肯定会让它进去，因为她老是说怕她的狗感冒。”
“那好，你还记得你家先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吗？”
“当然，等待的人是最注意时间的了，是晚上八点二十三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饭，我饿的要命。”
“回来他是怎么说的？”
“我直接把事情告诉了他，他也就觉得很奇怪了。”
“那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因为我们觉得她会回来，而且我们也知道失踪满四十八小时才能报案不是吗！”
“呵呵，没想到你们的法律知识还学的不错。那你还知道你家女主人以前是否有不回家的经历？”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她晚上有时会出去，但第二天我总能看见她，这次不同。”
“你知道她平时跟哪些朋友来往吗？”
“这个我更不知道了，因为她从不带朋友回家，要知道，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她不喜欢让别人来搞乱她的东西。平常都是朋友打电话来叫她出去，就像昨天那样。”
“你真不知道她的朋友？”
“真的不知道！平时我都只是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
“那好吧！你可以做你的事去了，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们会随时找到你。噢，对了，顺便问一下，最近你有看新闻吗？”
“没有，佣人的房间没有电视。”
“这么好条件的家庭也没有吗？”
“没有。”
“那如果说还有报纸上的什么……那些……”
“不，主人家从不定报纸，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噢，原来如此。”
“怎么了？最近有什么重要的大事吗？”
“噢，不，没什么，谢谢你的合作。”
“是的，很高兴配合你们的工作，其实我也想早些知道女主人的下落，她还欠我两个月的工资没给我！要不然我就想要向男主人开口了，可是我有些不好意思。”
“呵呵，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是你应得的，要不然我可以帮你的忙！”
“不，不用了，这不太好，我想还是我自己和他说吧！我以后还想在这里继续干下去的。”
“那好，你去做事吧！”
“……”
“柳飞先生，我刚才和蓝香谈了一会，但事实上我还是没能很了解你妻子的一些事情，我需要了解你妻子的更多事情，希望你能告诉我。”
“说吧，警长先生，我会把所有我知道的告诉你的。”
“听说你这三年来一直都待在M城，夫妻俩一直都分隔两地吗？是婚姻出现了问题？”
“不，是我的工作问题，一直以来我都以事业为重，她从来都是支持我的。她时常给我打电话，当然有时我也打给她，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维持的不错。”
“那她在电话里曾经和你聊过她的朋友吗？我是说有时高兴的时候她或许会把她和哪个朋友玩的高兴的事告诉你听。要知道女人都是这样的，我妻子经常饶那些东西，饶的我耳朵根酸酸。”
“不，没有，我太太不是那种人。但我知道一两个她的朋友，我打过电话了，他们都并不知道。”
“行，待会儿我会让李奇记一下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们再具体查一查，然后我们想到你妻子的房间里去看看，也许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的。”
“好的，我马上带你们去。”
“……”
“今天的话我想就到此为止了，这本从你妻子房间里找到的电话薄也许会起很大的作用，回去后我们会一个个进行调查，我们不会放弃，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其实我刚才就想告诉你的，也许你应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她可能已经死了，因为在她去的那个地方有个连环杀手在之前已经杀了四个和你妻子差不多的女人，现在仍然逍遥法外。有可能她会成为我们发现的第五个受害人。当然，你也不要太灰心，一天没找到你妻子的尸体，她就还有活着的希望。接下去我们会加派人首，如果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通知你的，当然，如果你们有新的消息也请尽快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及时处理。希望她不是。”
“不，她不会的，我相信她不会死的，她一定会回来。”
“那就好，我们也希望是如此，我们该走了。”
“好的，麻烦你们了，谢谢！再见！”
“再见！……噢！对了，刚才我经过你家的地下室门口，我看见那门已经破落的不成样子，看样子有好多年没用了，我想你该好好刷刷它，在屋子里弄个地下室真的很好啊！我建房子的时候就想弄一个的，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爱，就爱喝酒，我想用来做个地下酒窖，但我妻子反对，一来她怕我喝酒！二来她也怕一旦没人整理最后会像你的这样，最后还得劳烦她，最终我没能说服她，于是也就那样罢了。我想你的妻子也曾经这样反对过吧，不过你比我勇敢，如果我是你，我会重新漆一层漂亮的颜色等着她回来，不是吗？呵呵！”
“说的也是！这几年我人不在家，就成这个样子了，一定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听说是怕老鼠跑上来，锁了以后现在连钥匙都给弄丢了。等找到我太太以后我就给它翻新一下，到时你可以过来参观，我们一起在下面喝酒聊天。”
“行，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天后，雷默警长和李奇警察又来到了我家。
“是不是已经有兰的消息了？”
“我们已经在黑色大街的一个巷子里发现了你妻子的汽车。”
“你们找到了她，她在哪里？”
“不，在汽车里我们只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这个男人我们调查过，他在你妻子的电话薄上，他是你妻子的朋友，他叫石坚夫。”
“什么？男人？那我妻子呢？她在哪里？”
“汽车上并没有她的踪影，但我们发现了她的血迹，汽车上到处都是她和那个石坚夫的血。我们调查过了，这个案子和之前四个的作案手法完全相同，我们相信是同一个凶手。”
“什么意思？我妻子呢？”
“我们派了很多人，但还是找不到她的尸体，也许……，不，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已经遇害了。”
“可是你们没找到她的尸体不是吗？那意味着她还有活着的希望，那是你说的，一天没找到她，我一天都不会相信。”
“真是很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上面已经把这个案子了结了，他们不会再派人去找了。一切都结束了，你接受这个事实吧！”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起！！”
“你们走！”

接下来几个星期，我每天打电话到警局打听我太太的消息，接着是一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然后半年后我和蓝香结了婚。一直到了五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那个叫做李奇的警察一个人来到我的家里。
“你怎么来了？有茉兰的消息了吗？”
“没有。”
“那你来干什么？那个雷默警长呢？他没脸来见我了吗？”
“雷默警长死了。”
“怎么回事？”
“喝了太多的酒，结果肝脏大量出血，医生没有来得及把他救活。”
“他那么嗜好喝酒，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你知道吗？五年前他已经戒酒了。”
“那么说一定是后来没戒成啦！不然我知道他不会死。”
“你何必用这种态度！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欠你什么！”
“如果你们尽到力了的话，只能证明你们是无能的。”
“你！……你要知道，雷默警长一直在继续查这个案子，他想找到你妻子，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又开始喝酒的，案子很棘手，他很烦恼，越是烦恼他喝越多的酒。结果……”
“呵！你大老远跑来这就是说这个给我听的吗？怎么？你想用这个来赚取我的眼泪？真是抱歉，让你失望了。结果还是一样，如果你们尽到力了的话，只能证明你们是无能的。”
“你！真是没有一点血性，我怀疑当初是不是你自己杀了自己的妻子。”
“如果有证据你就来抓我，别想诽谤我，我会上投诉科投诉你的。请你走！不送了！”
“哼！妻子下落不名，却还这么早就另结新欢！真想找妻子？呸！我走！”
“……”
“走好！李奇警长！他现在说话就是这样的！也许心里还放不下，请不要放在心上。”
“蓝香，你真不该嫁给这样的人，他……，算了，再见了！”
“再见！”

又过了五年，李奇并没有因为之前说过的话而来找我的麻烦，然而蓝香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了。
终于，我用那个早已丢失的钥匙打开了那个破旧的地下室的门，我把她的尸体放在了茉兰的旁边，她们躺在一起，我突然发现那个场景就像很多年前我看见茉兰躺在别的男人身边一样。

录音：

“呵！说实话我现在坐在这里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总觉得是怪怪的。我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着这个鬼东西说话。”

“也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也许会等很久，一直等下去？直到有一天你们发现我。”

“我想真相是应该让你们知道的。也许这就算是作为你们找到我的报酬。”

“到时真想看到你们的表情，但我想我是看不到了，因为到那时我肯定已经死了，要不然你们现在也就不会在这儿听我说话，反正我是不会让这盒录音带在我死之前落到你们的手上。”

“你们真想知道真相吗？对于你们来说这很不容易，有时我甚至下定决心想不让你们知道，要知道这会伤害到你们，但到了现在，我想一切也许已经都无所谓了，现在也该是把真相告诉你们的时候了。………不错，紫茉兰和蓝香都是我亲手杀死的，也许她们现在还躺在我家的那个破旧的地下室的木头楼梯底下，至少在我死之前她们肯定还在，因为一直以来都有我在细心照顾着她们，要知道我爱她们，她们也爱我，当然，在我死之后我就不敢保证了，要知道地下室的老鼠一直很多，它们曾经一段时间是我妻子的问题，一段时间也曾是我的问题，现在我想是轮到你们的问题，因为它们饥饿的时候能吞食掉你们唯一的证据，当然，如果你们平时脑子灵活一点，手脚快一点，也许在老鼠还没开餐之前，你们可以发现地下室躺着的两堆白皙皙的骨头。噢，不，我说错了，应该是三堆，因为很早我就决定留下来陪她们，我会一直和她们在一起，也许这就是我爱她们的方式，当你们看见第三堆白骨的时候，对，没错，那就是我，你们从我脸部骨头的形态可以看出我是含笑着离开这个世界的。呵呵……”

“怎么说呢！到了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我终于明白我现在的心情，对，我骄傲，我得意，我忘乎所以，我为自己所做的这么出色的事情自豪不已。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们尽到力了的话，只能证明你们是无能的。现在更能证明这一点。”

“算了吧，听到这些话也许你们心里会感觉到很不爽，不爽到了极点，不爽到想立即把录音机和放它的桌子分开，让它亲吻你们办公室肮脏的地板或者到处涂满犯人血迹的班驳墙壁，可是别忙，千万别干这傻事，要知道这带子可是唯一的，虽然在法庭上这不足为一个很好的证据，因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可以知道我的精神出了问题。但你们还是需要它的，呵呵，这就是你们的作风，要知道精彩的还在后面。”

“好吧，也该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了。从何说起好呢？当然，如果你们不介意并且真想知道的话，也许我可以从我和紫茉兰刚认识开始，当然，不愿意听的同志可以立即掏出卫生纸把你们的耳朵堵上，或者快进或关掉，当然这些必然都会错过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我劝你们耐心听我讲下去，要知道，那是个不错的开始，无论谁都会这么认为，一个好故事不是吗。”

“我记得那是那年冬天最美妙的一个早晨，我同时遇上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和一件最美妙的事情，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走在大街上，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就像三十分钟后我捡到的那只钱包的女主人一样，至少在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就是像我发现丢钱包时的样子一样，唯一与我不同的是她立即叫喊了出来，然而这个举动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几秒钟前我看见有人从她身边擦肩而过，几乎把她撞倒，我想她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个女人在大街上遭遇到如此状况，她唯一的举动只有用她尖利的喉咙来求助于旁人。所以几秒钟后她终于大声叫喊了出来。”

“相信大家从我刚才的讲述中也应该注意到了，似乎这种事我做的有些过分，但这有什么，做人也许本来就是这样，或许这对大家都好，记得吗？她大叫了出来，在那个人还没消失在她和我的视线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上前去告诉她她的这一个错误，那她会怎样？似乎唯一的结果是让我们两个都进入尴尬的局面。但如果就像我接下去要做的那样，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于是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故意追出了一段距离，等那人拐进一个巷口，然后我追到巷子里停下来，等那个人消失后我再回头去找她，我把钱包交给她，自然她非常地感谢我，她把我当作英雄，她说，她叫紫茉兰。”

“至于我自己的钱包嘛，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把它落在了家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我突然发现，也许这个城市贼已经很少，但其实我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能力，我宁愿相信他们只是忙着在家里数着大把的钞票，也许那天他们正是从你们的警局捞了一票不是吗！”

“茉兰，一开始她是个不错的妻子，美丽善良、温柔贤淑，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令人满足，但好日子不会长久不是吗，一切都会变的。”

“一个人最容易改变的时候是在他最孤独的时候，作为一家大型的广告公司的普通员工，我负责M城的业务，年复一年的工作，出差，一个星期，一个月，……，也许要说我是最了解茉兰的人，她的所有改变我清楚的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如果可以把两个人的孤独加在一起，那就不是孤独了，然而当把原本令人满足的生活拆开来，那就是两个人的孤独，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我时常给她打电话，可是这不能解决一切，热情到冷漠本来是两个极端，可是有时它们转化的速度在某个时候非常快，当你像她一样关注它的时候，那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在自己城里的酒吧偶然间遇见蓝香，那个时候茉兰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开始不怎么爱和我说话，有了一个不喜欢让人随便碰她东西的洁僻，爱打扮，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深奥的话，爱养宠物，那完全不是她，我敢肯定，那不是她，要知道以前她对动物敏感。事实上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要说到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她与那个时装设计师石坚夫的交往，那个狗娘养的娘娘腔杂种。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我看到她在他的店里与他调情，你们看她那样，看她都变成了什么样了，哦，上帝，你们相信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走进了小房间，天知道他们在里面都干了些什么，哦，我不能再说了，我快无法呼吸。”

“话又说回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就是我，我就是她。我又何尝不是，我是在酒吧里遇见蓝香的，一个来城市很久却仍然未摆脱乡土气息的失业醉酒型女子，我坐在那里看了她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知道总有一天她会爱上我。两个小时过后，我过去与她搭讪，我给了她一份工作。起初茉兰并没有一下子就答应，但我了解她，她会答应的，事实上她最终还是答应了，似乎她并不能拒绝我的‘好意’，事实也证明蓝香的确是一个‘好’佣人，她一直做着她本分的事情，茉兰并没有对她产生反感，有时还让她陪她，两个寂寞的女人。而说到我，我依然一如既往，在家的时间很少，有时会在M城街道上找游荡的艳丽女子过夜，一天我在M城的酒吧遇见一个陌生的男人，他坐在吧台上一直看着我，于是我坐到他的旁边问他为什么要一直看我，他说觉得我很亲切，我请他喝酒，他却告诉了我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他在W城连续杀了四个女人，他是黑色大街一带的连环杀手，我当时就立即对他的话报以了嗤之以鼻的态度，并认为他当天晚上一定是喝多了酒或者就是精神有问题，但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态度而放弃这个话题，反而他越讲越传神起来，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每个被他杀害的女人，杀害她们的过程，甚至细节手法，那一天我突然有以前的不信开始将信将疑起来，第二天我开始关注起W城黑色大街一带最近发生的事情，果然与他所说完全相符，甚至有些报纸上根本无法提到的东西，那是只有他才知道的事情。”

“我说到这里，也许你们已经开始对那个人有了一定的兴趣，但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他的消息，因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他的样子在那天酒吧昏暗的灯光下也并不曾被我看清楚，所以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对于你们来说，我能把我接下来的事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知足了，因为你们是无能的，只有靠我们这种人来同情你们。”

“对于我来说，他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快我就有了以下的想法，我认为我不应该坐以待毙，我应该确保我自己的尊严和全部一半的财产，因为随着事情的发展下去，迟早这两样东西都会被夺走，无论如何，虽然我依然很爱茉兰，但我不会甘心。三个月以后，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在我和茉兰结婚纪念日前两个星期我打了个电话给茉兰，那个时间我知道蓝香就在大厅里拖着地板，我告诉茉兰两个星期后会回去。当然其实当天晚上我就悄悄地回到了W城里，在黑色大街的一家小旅馆里订了一个便宜的双人房间，接下去我安排好了一切，首先我绑架了那个娘娘腔杂种石坚夫，然后在我所谓回来的当天早上让他打电话给我的妻子，我尽量让他说话的语气放平和，要知道他本来就是那腔调，让他约她在我预定的房间见面，他无法反抗，要知道当时我的手里有枪，就用这个东西，我让他们和我一起开车去一个偏僻的巷子谈话，结果我在那里杀死了他们，用之前那个连环杀手完全相同的手法，要知道，那个陌生男人给我讲的非常的细致，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也曾和他一起干过这事，结束以后的时间我知道刚好是蓝香平时买菜的时间，我用我的车把茉兰的尸体运回了家，这一点很重要，那得感谢自己以前买了一所孤立偏僻的房子，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周围不会有人发现，回到家我把三个月以前藏的地下室的钥匙拿出来，开了门，然后把尸体躺在楼梯底下藏好，这里温度很好，有很多以前准备的冰块可用，做好一切以后我把所有痕迹很细致地消除干净，这我做的很好，从后来可以看出来，我又用最快的速度驱车回到了M城的住所，在那里办完了一切离开手续后继续驱车回W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又饿又累。我知道一直以来蓝香对茉兰的实际感觉并不好，我知道她知道茉兰的很多秘密，但她只会藏在心里，表面上不会太过于在乎，但实际上她是什么样的人从在酒吧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正是我请她的原因，她不会为茉兰这样不忠的妻子难过，但他会为我这样能容忍的丈夫所感动，因为她知道我知道，我也曾故意在她面前表现出来，但我依然对茉兰很好，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我能打动蓝香的唯一法宝，至少当时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子。”

“你们有同事曾经来调查过，甚至还大赞我的地下室，但他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怀疑，因为表面上我们夫妻的关系一直维持的很好，她的秘密也一直很秘密，没人知道，除了我和蓝香，但蓝香在我和她谈话以后，她什么也不知道，呵呵，甚至连她都不可能会想到她的女主人就躺在她一直拖的地板下面，她还欠她几个月的工资没有付，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很快我连这些钱都不用付她了，这一点我早有预谋，我有把握她会成为我的人，成为我的妻子。”

“然而事实上我考虑过要付这一笔钱，然后让她离开，但不知怎么的后来我越来越不能控制住自己，我承认蓝香的美丽很吸引我，但更让我无法自拔的是那种一次就会让你上瘾的犯罪感。”

“在和蓝香结婚的当天晚上，我在享受蓝香给我带来的那份快乐的同时，我的心里却在想，也许为了我的尊严和全部一半的财产，从现在开始，我该要开始好好计划一下下一个完美计划了。”

“虽然结果是我杀死了她们，但我依然爱着她们，我一直陪着她们到现在，看得出来她们一直都非常的满足，虽然他们现在只是两堆白骨在我的旁边，但我依然从上面可以看见她们的笑容。”

“我已经很久没上去了，一直在这里，电两天前已经断了。”

“现在是夏天，但地下室很干燥，墙角有很多的干草，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的收割，只记得有一年和父母在农村的谷场，那一年是快乐的一年。”

“这两天我在四周都点燃了蜡烛。”

“很久没吃东西了，用完刚才那点力气以后，我再也没有力气动一下。”

“老鼠？你们来干什么？茉兰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知道我要死了？想来占领这里吗？”

“呵呵，这里没有食物，有的话我早吃光了，想来吃我吗？还是录音带？等我死了吧！”

“你们在干什么？蜡烛，不，那不是吃的，噢～，不！！不！！你们不能这样。”

“噢！不，我的录音带，火，不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水，水，我要水。”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您把我的录音带带去警局，求你们了。”

“噢！不，上帝，我的一切。”

